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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笛韵
■张培亮

溶江旧事
■晓健

梧窗书影
■刘海燕

　　迎着三月轻柔的春风，柳树率先发芽。在这
温暖的季节里，我常常回忆起童年时，柳笛声中
的快乐时光。
　　春风送暖，柳枝摇曳，晃动着柔软的身姿。
我们用柳枝做成笛子，吹奏出欢快的节奏，尽情
享受着专属于童年的快乐。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买不
起口琴，更没有笛子、吉他、钢琴，柳笛声就成
了我们童年的主要乐器。每当春风吹过柳树梢，
我们便会迫不及待地跑到柳树下，寻找合适的柳
枝。做柳笛，选择材料特别重要，只有那些细长
柔软，没有分叉枝丫的柳枝，才是我们制作柳笛
的最佳材料。太细和太粗的都不行，太粗的柳枝
做成的柳笛需要用非常大的力气才能吹得响，我
们会挑选一根笔直的柳枝，小心翼翼地用小刀削
去多余的部分，留下一段细长的管状部分，用手
拧动树皮，这样就能把树皮从柳枝上取了下来。
这一步非常关键，这一步成功了，柳笛也就成功
了一大半。然后，根据柳枝的粗细，裁切成长短
不一的形状，这样，就是我们想要的柳笛了。
　　柳笛做好之后，我们会在柳树下围成一圈，
互相展示自己的作品，比一比谁的柳笛吹出来的
声音更好听。那时候，我们并没有什么专业的音
乐知识，只是凭着感觉和兴趣去吹奏。有的柳笛
吹出来的声音如同牛叫，浑厚而又沉闷，惹得大
家哄堂大笑。有的声音如同孩子纯真的呼唤，清
脆而又悦耳，这是大家喜欢的。有的声音如同天
籁，有一种“此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
闻”的感觉，这样的柳笛则是上上佳品。然而，
正是这些简单的音乐游戏，才让我们的童年变得
快乐和纯真。
　　在柳笛声中，我们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
放学后，我们会三五成群地来到柳树下，吹奏着
欢快的旋律。有时候，我们会组成一个小乐队，
各自演奏不同的曲调，彼此配合默契，共同演绎
出一场精彩的演出。那些时刻，我们仿佛忘记了
时间的流逝，完全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这也让
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友谊。
　　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时光，我不禁感慨万分。
柳笛声中的童年虽然已经远去，但那些美好的回
忆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如今，我们已经长大
成人，有了各自的生活和工作。然而，每当春风
轻拂时，我总会想起那些在柳树下吹奏柳笛的日
子。那些日子虽然简单，但却充满了快乐和
纯真。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柳笛声中的童年已经
成为了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愿我们在未来
的日子里，依然能够保持那份纯真和快乐，让童
年的回忆永远伴随着我们的人生旅程。

　　溶江，是桂林市兴安县下辖的一个乡镇。
　　兴安有条古灵渠，它最初为经略南越而建。
往昔的鼓角争鸣、刀光剑影，都已在岁月中悄然
远去。灵渠蜿蜒到这里，河面宽阔起来，当地人
把它叫做灵河。由此顺流而下，丰腴成名动天下
的漓江。
　　溶江河边奶崽，就是指大溶江灵河边上的那
一帮光屁股的“小把爷”（指小孩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母亲从县粮食局调
到溶江公社大米加工厂。仔难离娘，一到放假，
或是节假日，我便归心似箭，回到母亲的身边。
于是，大溶江就有一种母亲的味道，让人感到亲
切。大溶江便成了我舔舐伤口的避风港，我结识
了一大帮溶江河边奶崽。
　　河边奶崽常常在码头边洗澡，准确地说，多
是戏水。有时河面上满是竹排，这些小把爷就打
“溺子”，比谁“溺”得久，比谁“溺”得过几
条排。有时河里没几条排，河边码头前，空出一
大块水面。水性好的，就比起跳水来。跳得最好
的，能跳出镰刀式、飞燕式。人跳在空中，身体
折起，像把镰刀，入水的刹那身体展直，“嗖”
地一声，水面上一串泡泡。所谓“飞燕”，先助
跑几步，高高跃起在空中，抬头、挺胸，展开双
臂，像一只飞翔在河面的燕子。跳进水里，钻出
来，甩甩水，爬上岸，又轮着跳。周而复始，乐
此不疲。
　　溶江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有公路，还有
铁路，自然成了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山里人
放排，到溶江把货一交，钞票就把腰包塞得圆鼓
鼓的。他们买猪肉，在客栈大碗大碗地喝酒，豪
横得很。
　　溶江的老人，阅人无数，与世无争。他们侠
肝义胆，宽容大度。“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
鼓角争鸣”，老人们晚上喜欢到木头构建的浮桥
上歇凉讲古。一把把老蒲扇，此起彼伏，月色
下，把一条河都拍得波光粼粼。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晃眼，河边

奶崽们大都步入七十多岁的老年阶段了。
只有清清的灵河，不舍昼夜，悠悠流淌。
河边奶崽，老了。
　　   在漫长岁月里，河边奶崽相互

支撑，彼此温暖，正是这般情义，
让生命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闪烁
着独特的星辉。
　　春风许我再少年，那个被清澈
灵河清洗过的身影永远鲜活。

　　小时候，我家的老房子是坐北向南的三间大
瓦房，东西两侧是卧室，中间是客厅。父母在东
屋窗前种了梧桐树，西屋窗前种了石榴树，推开
窗户映入眼帘的总是一片葱绿。我住在东屋，父
母住在西屋。
　　我的父母是农民，一辈子守着我一个孩子，
很多人觉得我很孤单，甚至很可怜，一个人长大
非常孤单，遇到事情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可我
并不认同，反而每每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都觉得
快乐满满，遇到事情了也懂得忍耐。
　　我还要特别感谢父亲，让我在五六岁时就与
书籍结了缘。我父亲有个好朋友是下乡知青，我
叫他张伯伯。张伯伯的爱人是一名高中语文老
师，身材微胖，留着干净乌黑的齐耳短发，说起
话来不急不躁带着温润如玉的书卷气，我叫她王
妈妈。王妈妈对我这个文静秀气的小女孩非常喜
爱，时常要我父亲带我去他们家玩。至今我都记
得，他们家仅有两间房子，其中一间用木板隔开
了一半作为书房，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走进摆满书
籍的房间。王妈妈将我揽在怀里教我读小人书，
她念一句我跟一句。因此，当村上同龄的孩子还
在玩泥巴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读书。
　　王妈妈一家回老家前送给了我满满两箱书，
这些书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尽管有些根本看不
懂，只能看图片猜测内容，但我依然很喜欢。我
时常躺在床上，或是坐在书桌前读书。困乏时我
就呆呆地向窗外望去，观察梧桐树一天天变化。
四月下旬五月初，紫色的梧桐花像风铃一样从空
中旋落，一片片新叶在树枝上铺开。于是我推窗
仰望梧桐树，那种感觉很神奇，一时分不清自己
是在书里，还是置身于现实。多年后当我读到了
翁森的“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忽然明白了这就是读书的乐趣。
　　前几天，我回家看望父母，晚上和母亲睡在
一起闲聊。新盖的楼房后面依然种着两棵高大的
梧桐树，窗外下起今年的第一场春雨，雨滴从树
枝上跌落在彩钢瓦上哗啦啦作响。我抱怨地说：
“今晚看来又得听梧桐打雨声了。”母亲嗔怪
道：“常言说，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归。那可
是我们为你栽的，保佑你一生平平安安。”我心
头一怔，怪不得村上有女儿的，家里都种着梧桐
树，原来那是父母的心意。原来梧桐树不仅是一
种树，更是一种无声的守护与期盼。


